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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 8 月，北京酷暑，昆明如春，哀牢山呢？
据说山上的生态站是又凉快又安静。哀牢山与昆
明相距近 500 公里，偏远超出了想象，花了两天时
间我们才到哀牢山下———景东自治县县府。

次日一早，等刘玉洪在县城买好了蔬菜、肉
类、水果，才带我们上山。出发前，他特地嘱咐我们
要作好心理准备：山路陡峭。司机师傅李新德技
术精湛，在泥泞、滚石的路上毫不发怵，我们颠得
昏沉，心里却稳稳的，只是他脸有些肿，疲惫尽显。

翻越了几座山头，渐行渐高，刘玉洪指着远
处说，那里就是我们的生态站了。我顺着方向看：
高处已是云层，山已不见，哪里像有人迹，分明就
是哪位神仙修炼的居所。

我们驶向云锦，阳光越来越少，后来索性在
云中穿越。越野车终于“越”进哀牢山自然保护
区，光线骤暗，入眼的绿，一步一景一加深，茂密
的林冠、缠绕的藤蔓，以及附生在树干上湿润翠
绿的苔藓都告诉我们这里是原始森林！是的，我
们到啦！从北京跨越了近 3000 公里，终于在第
三天见到了这位白垩纪—老第三纪以来的森林
残余或其直接后裔。只听见车轮高速旋转，飞溅
出泥点，越野车忽高忽低，前两天应该下过雨。
刺耳的马达声也掩不住淙淙山溪欢迎颂，颠簸
的疲惫也阻挡不了我飞奔下去一探究竟的热
情。“进站喽！”刘站长一声令下，我再也忍不住
了，跳出越野车，深深吸了一口混合着原始森林
清新夹杂些许泥土腥味和湿软云雾的空气。眼
前不再是逼仄的林木，敞亮开阔，生态站静静地
在一片草丛中守候着。

生态站坐落在哀牢原始森林中一片坝子（平
地）上。1980 年在吴征镒院士的带领下，20 多位科
技人员在云南 30 余处调研选址生态站，景东县太
忠公社徐家坝这一片藏匿在原始森林中的平坝
难得一见，在跋涉了重重险山密林后，终于定站
于此。我心中感慨：我们此番越野上山都如此费
尽周折，在那个经费有限、交通不便，道路不通的
年代他们究竟历经了多少艰苦、危险，餐风露宿
根本算不上什么吧。

我被安排住在二楼西边的一间公寓。摆设简
单，两张标间床，两个床头柜，一张书桌，一盏台
灯，两个沙发，惊喜的是桌子上还有些景东县的
文化刊物。房间的窗户是后山，叮叮咚咚的山溪

和鸟类演奏着乐曲，还能瞥见不知名紫花山草的
一角，这样的窗户要定制几扇回北京该有多好！

我住的这栋新楼一共是两层 10 间房，除了
一楼的两间办公室，其他都是专家、学生公寓。二
层的通廊是长长一串玻璃铝合金拉窗，可以看见
正前方水土气生观测场。观测场前方有座山顶，
每天太阳跟着这座山在画弧线。弧线的东头有一
小片茶田，整整齐齐的，反倒不和谐。

侧楼是食堂和厨房。支撑人员住在主楼西边
的旧园区。旧楼和新楼十步之遥，红砖黑瓦，一人
来高的围墙把它变成了个小天地。生态站的伙食
很有云南山区特色，每天四菜一汤，必有风干肉，
沾上鲜辣的蘸水能吃两碗饭。

一天下楼，看见来站上做实验的姚元林背着
一袋袋枯枝落叶，觉得好生奇怪。他告诉我这是
在做凋落物统计，凋落物来自原始森林。“我可不
可以和你一起去原始森林？”我满怀期待地问他。
他答应下次去收数据的时候带上我。“不过林子
里很滑，而且蚂蟥很多。”小姚好意提醒。我的好奇
心早已被神秘的原始森林吊得老高，蓄谋已久，
终于逮着个机会，也就没把他的提醒放心上。

我们穿过一片竹林，阳光变得稀少，树木密
度渐高，潮湿的树干上滋养了各类苔藓。小姚的
研究方向是苔藓分类，他依次告诉我哪个是大叶
藓，哪个是葫芦藓，有什么生长习性，以及分布特
点。他一口气说了十几种苔藓，让我好生敬佩。他
上山速度很快，我有些跟不上，每走一段他就会
在前方喊一嗓子（这是野外作业常用的联络方
式），我顺着声音的方向往前赶。越往里走，山坡就
越陡，空气中的泥土和枯枝落叶腐烂的味道就越
浓，树枝上“滴滴答答”像在下雨，真是“山路原无
雨，空翠湿人衣”。

一路上，我们看到了绞杀现象、板根现
象，还有一种很奇特的佛手树。佛手树，顾名
思义，它的树干根部长得像佛的手掌。至于为
什么长成这样，目前还没有研究清楚。大概走

到半山，我已经有些气喘吁吁，也正好到了小
姚布置的第一台仪器。他赶紧开电脑取数据，
我也有机会歇一会儿。

此时太阳已经出来，透过细细密密的林冠，
洒下些星星点点的阳光。由于光线难以透过，林
间湿度大，树干都呈现出潮黑色，藤本植物正好
得以疯狂地生长和缠绕。脚下厚厚的一层枯枝落
叶，松软得像地毯，可恶的蚂蟥就隐藏在这张地
毯下。小姚让我别停下脚步，否则蚂蟥很快就会
爬到鞋子上。我定睛一看，鞋子上面已经有好几
条了，它们和泥土一样颜色，一拱一拱往前爬。科
研人员来经常被咬，因为布置实验的时候太认
真，也顾不上防范它们。

在站里采访进行到最后，我认识了杞金华。
他是站上的工人，本地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 7 个
年头。当初老员工杨国平老师招他进来的时候他
刚从部队复员，站上很多人都认识他，知道他对
植物感兴趣。小时候他经常听爸妈说徐家坝有个
科学院，心中充满敬仰。每当看到站上工作人员
到村庄采样，他总盼望有天能来这里工作。

既然有兴趣，他开始找一些书看。比如《中国
高等植物图鉴》，这套书一共五册，他买不起，就借
来看。2006 年底，站里举行了一次认植物竞赛，他
得了第一，发了 50 块钱和一个本子，从那以后他
便更加努力。

最近《生态学报》正在审他一篇稿子。灵感来
源于他对林子仔细的观察———不，更多的是他对
科学的一种向往和持之以恒的追求。起初敢想不
敢写的时候，他就问站里的博士们。博士们为身
边一位只有高中文化的工人感动，热心地提供了
帮助。

每个月 1000 多元的工资，并不能让他过得
很舒适。为了学习他花血本买了台电脑，5000 元，
算一笔大数目了，得和家人商量。老婆却告诉他：

“你要尽可能利用这个东西，好好学习。”
“我对科研有兴趣但是受到限制，我始终都

没有放弃过学习，以后我也不会。任何一个来的
学生，我都会和他们谈学习、论文写作。”目前他正
在读云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的本科函授。

“我想做的事情都需要一个结果，有时候我
也想出去打工，但是我需要一个结果。”杞金华的
这句话让我久久为之震撼。

走进哀牢山
姻本报记者 王晨绯

中科院野外台站系列报道譽訛

哀牢古林觅珍藏

“我正在山下买菜，接学生，下午才能回到
站里。”刘玉洪最近忙得不亦乐乎。他是中国科
学院哀牢山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站（下称哀牢山
站）副站长。现在正值哀牢山野外工作之春，有
4 位从事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的科研人员在山上
进行科学观测和试验。

云南哀牢山地区保存着全国目前最完整、连
续面积最大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探寻亚热带
原始森林的奥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想场所。

这里地处 2450 米的哀牢山脉深处。从景东
县城驱车前往哀牢山站有 60 公里的崎岖山路。
汽车颠簸驶入哀牢山北段的徐家坝后，只见云
深雾渺，桫椤树古，禽奇兽珍，水影浮光，峰峦
叠翠，万木千花。

当年，吴征镒院士率领科学家走到徐家坝
时发现：这里有一片面积较大、结构复杂、林相
完整、动植物种类丰富，且地势平缓、易于布置
实验的原生亚热带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

从卫星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哀牢山脉
斜贯云南亚热带中部 500 余公里，是云贵高
原、横断山地和青藏高原三大自然地理区域的
接合部，在我国西南低纬高原山地具有独特地
位，是生物多样性较丰富及植物区系地理成分
荟萃之地。

由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遭到严重破坏，因此，这片森林显得尤为
重要，同时它也是青藏高原东缘生态样带研究
不可替代和得天独厚的理想场所。监测、研究
和保护该类型森林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生态学前沿性科学
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亚热带山地自然
资源合理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几代辛勤写妙章

哀牢山站设有林内、林外两个气象站。在站
长张一平研究员的指导下，博士生游广永利用
近 30 年的林内与林外的地温与气温的观测数
据，结合短期林内小气候观测发现：林内地温
升温趋势两倍于林外的结果，暗示出气候变化
对于土壤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区域碳平衡的影响
可能被低估。他们的研究无疑显示出长期定位
观测的重要意义。

张一平在哀牢山布置了一系列观测与研
究，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博士生谭正洪对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的碳汇效应的研究。他们发现，林
龄大于 300 年的哀牢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仍是
一个较大的碳汇，即具备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
的能力。“暖冬凉夏”的气候特征和较高的散射
辐射比被认为是其呈现较大碳汇的主要影响因
子。

和他一同在哀牢山站开展科研工作的其他
科学家也在这里有所斩获。

“2011 年到 2013 年，依托哀牢山站接受和
发表的 SCI 论文逐年递增。”张一平为这一结
果感到欣喜不已。

副站长刘玉洪看见自己接送来的学生，满
怀收获地走出哀牢山站，郑重地将他们的名字
一笔一画地写在自己的工作笔记上。

“光 2013 年哀牢山生态站就为 21 名研究
生开展学位论文研究提供了支持，共接待科研
人员和研究生等 490 人次。”刘玉洪说。

哀牢山支撑条件的改善，使得良好的研究

基础条件得以发挥作用。“今年有 8 项由年轻科
学家依托哀牢山生态站获得的基金项目，其中
国家基金青年项目有 4 项。”刘玉洪笔记上的年
轻人又回到了这里。

正是地缘宠柳翠

记者联系宋亮博士的时候，他正准备从中
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前往哀牢山站开
展野外工作。

作为版纳植物园恢复生态学组的一员，早
年硕博连读期间，他在导师刘文耀研究员的指
导下开始关注苔藓植物和全球气候变化。

“我和哀牢山站相识已有 6 年了，这里是我
野外工作的家。”宋亮刚到哀牢山时，新奇陌生
感扑面而来，却不知从哪里开始着手工作。“觉
得林子好大树很多，生命在这里竞相绽放，是一
种有点憧憬又有点恐惧的感觉。”

现在，哀牢山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那
里周遭冷寂，却又因拥挤着各种各样的生命而
热闹非凡，滋养着科学灵感的迸发。通过长期
的野外观察和文献阅读，宋亮发现，作为山地森
林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分，附生苔藓植物无根
系，没有表皮细胞分化，具有较高的叶面积指
数、表面积 / 体积比，从大气中直接吸收所需的
水分、养分，对空气污染非常敏感。近年来，关
于大气氮沉降增加对低等植物如苔藓和地衣的
影响逐渐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但目前有关附
生植物对氮沉降增加的响应研究鲜见报道。

研究结果显示：氮沉降增加显著降低了哀
牢山山顶苔藓矮林中附生苔藓植物群落的物种
丰富度和盖度。因此，在中国西部地区，氮污染
的加剧可能对非维管附生植物产生较大的影
响，甚至造成大面积死亡，进而导致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相关研
究 结 果 在 国 际 生 态 学 著 名 期 刊 《生 态 学》

（Oecologia）上发表。
“在野外实验中慢慢修正最初的科学设想，

不断产生新的思路。”宋亮在哀牢山孕育的科
学设想，已获得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和一项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项目的资助。

茶马翻新藏山珍

现在县城到哀牢山站只要一个半小时。在
县委政府的支持下，2013 年初，从景东县城到
哀牢山保护区的泥泞山路铺上了柏油。

在远离社会、远离人群的哀牢山深处除了
公路通畅之外，电信信号也被传送进来。而且，
公寓每间房间和职工宿舍都安装了户户通电视
接收系统。

改善生活设施的同时，哀牢山站完成了 6
公顷生物样地复查；在 2014 年 3 月，初步完成
了将之扩建为 20 公顷大样地的建设。

令人欣喜的是，在哀牢山生态站的协调下，中
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与景东县政府共建
的“景东亚热带植物园”正在热火朝天地筹建。

“ 景 东 亚 热 带 植 物 园 规 划 建 设 总 面 积
13000 亩，计划建设 23 个专类园区，收集保存
亚热带物种 5000 种以上。”哀牢山生态站在国
家战略性生物资源保藏与中国西南生态安全屏
障构建中重重点上了一笔。

也难怪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任陈进在此
留下笔墨：“如果说伟大需要在宁静中酿造，这
里无疑是一理想的天地。”

中药标准化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填补中药标准化缺失“短板”
姻本报记者 沈春蕾

实验室

去年，美国药典会将丹参的标准作为中
药进入美国药典的典范，这也是我国科学家
制定的第一个进入美国药典的中药标准品
种。这项研究成果就来自中药标准化技术国
家工程实验室，实验室主任果德安领导团队
起草并制定了丹参的标准。

今年年初，果德安凭借其在 2013 年取得的
多项殊荣，当选为年度中医药新闻人物。谈及取
得的成绩，果德安说，这离不开中药标准化技术
国家工程实验室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

建立中药炮制规范

据常州市中医院院长张琪介绍，在国家标准
中明确炮制标准的药材仅占全部药材的 2.7%，绝
大多数处于空白状态。

“相同药材有多种炮制方法，现有的标准在
生产、经营、使用、检验上没有明确规定，操作性不
强。”张琪说。以槐花炭为例，北京、江西等地规定
为武火炒至焦褐色；而湖南、湖北等地则对火候
无规定；安徽则规定为中火。

这给中药标准化生产带来一定的困难。
2008 年，国家发改委批准以中国科学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为依托单位，建立中药标准化技术国
家工程实验室，这也是国家设立的第一批工程实
验室之一。

简而言之，实验室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我国
中成药质量控制技术和标准体系。

长久以来，缺乏能得到国际公认的质控方法
体系，被认为是中药难以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

的主要原因之一。
果德安指出，这些年来实验室正在建立一套

科学的中药炮制规范体系，平均每年完成 10 个
左右中药饮片的炮制研究规范。他们同时研发了
适合中药注射剂特点的质量控制技术，建立了符
合中药复杂体系特点的质量控制技术体系。

目前，实验室已经建成了包括中药标准品生
产、中药指纹图谱、中药标准制定和中药指纹图
谱鉴定技术平台在内的四个研发技术平台。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拥有 5000 个以上
中药单体化合物的样品库。”果德安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

走出国门还有多远

从事中药现代研究 30 多年来，果德安带领
团队在中药质量标准相关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
作出了诸多贡献，推动了中药的国际化发展。

果德安介绍，中药材所含化学成分复杂，其
药效并不来自单一的活性成分。如何应用现代科
学技术和方法证实中药的有效性、安全性和质量
可控性，并阐明其作用机理，是困扰中药发展的
最大难题。

“只有对中药进行现代质量控制，才能更好
地保证中药的质量，实现中药的安全、有效、稳定、
可控。”果德安说。

此外，中医的理论和理念要得到国际的承认
和认可，国家政府部门与国际主流药品监管部门
等的广泛交流与合作也很重要。“这样才能在注册
法规和评价体系方面考虑中医药的特点。”他说。

果德安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分析
专业委员会会长，每年都要组织中药分析国际学
术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地中药研究领域的著名专
家，共同探讨中药的现代研究问题和发展前景。

“只有通过科学家们的艰苦努力，才能为中
医药提供完善、有效、安全和质量可控的科学依
据。”

借助中药标准化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这个
平台，果德安和他的团队创建的中药复杂体系活
性成分的系统分析方法学体系，解决了困扰中药
标准制定的分析方法学问题；团队构建了中药整
体质量控制标准体系，应用于国家药典和国际药
典中药标准中。

果德安坦言：“中医药走向国际还是一个艰
难和漫长的过程。”

实验室的未来

随着实验室的发展壮大，实验室开始针对药学
研究的新兴前沿和未来发展趋势作前瞻性部署。实
验室各平台负责人多数由从国外学成归来的青年
学术骨干担任，研究队伍精干、高效、年轻化。

为了提高工作人员和研究生科研素养，帮助
新成员养成良好的实验记录习惯，果德安组织了
多场中药质量控制研究领域基本理论知识及实
验技能系列的培训。

果德安说，未来，实验室将继续致力于完善
并制定中药的标准化控制技术，建立系统的中药
质量标准评价体系，完成药典收载的常用中药、
提取物以及成药的现代中药标准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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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科研人员在林中进行实验
譺訛哀牢山生态站气象观测场全景
譻訛哀牢山生态站

云南哀牢山地区保存着全国目前最完整、连续面积最大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探寻亚
热带原始森林的奥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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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山生态站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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